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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畫塑材料中的麵粉和油

高啓安

内容摘要：歸義軍衙內和寺院文書中記載了十几則支出麵油用於雕塑和繪畫的
史料。這些材料的證實，對於研究當時壁畫、雕塑的原料和製作工藝過程十分
重要；同時，對於今天壁畫和雕塑品的保護和修復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畫塑材料　麵粉　油

縁起

　 ����年冬天，筆者和其他同好第一次去敦煌石窟西千佛洞考察，意外地在洞窟
内壁上發現了許多越冬的蛾子，很爲之驚奇。遂問洞窟管理者，回答說每年都有大
批蛾子在洞窟裏越冬，而且這些蛾子還喫壁畫，對壁畫造成了破壞。仔細觀察，確
實在蛾子落 的地方，壁畫斑駁，不僅粘結許多排泄物，而且一些壁畫已經遭侵蝕。
蛾子是否“喫”壁畫，筆者無從求證，但對管理員的這句話，印象很深。當時腦子裏
縈回着這樣一個想法：壁畫顔料裏有蛾子需要的食物 ？ 壁畫的損害可能是由蛾子
的附着和排泄物造成，蛾子怎能“喫”壁畫 �？
　後來在整理敦煌飲食資料時，發現了一些與敦煌畫塑材料有關的記載，才知道
古人在作壁畫、雕塑時，將一些有機物作爲調和、膠結材料以及地仗原料使用，遂想
起蛾子喫壁畫的說法。曾經請教敦煌研究院研究壁畫材料的專家：在化驗繪畫材料
時，是否注意過麺油等有機材料或顔料。回答是沒有作過是否有麵粉和植物油的化
驗。目前，研究報告提到了壁畫顔料中的有機物有臙脂（紅花提取物）、藤黃、機藍
（ 藍）�、動物膠等，尚未見有關研究論著提到敦煌畫塑使用麵粉和油，因此，覺得

�近年學者已經開始研究並防治洞窟蟲害。據研究，損害石窟壁畫的蛾子是一種叫“仿愛夜蛾”
��������� ������	
 ������ 和“清隘夜蛾”�	������� ���������� ������的成蟲，對壁畫的損
害主要是排泄物汚染，沒有提到蛾子是否“喫”壁畫顔料。見汪萬福、藺創業、汪濤、馬贊峰《仿愛
夜蛾成蟲排泄物對敦煌石窟壁畫的損害及其治理》，《昆蟲學報》�������（�），第 ��～��頁；汪萬福、
馬贊峰等《昆蟲對石窟壁畫的危害與防治研究》，《敦煌研究》����年 �期，第 ��～��頁。

�徐位業、周國信、李雲鶴《莫高窟壁畫、彩塑無機顔料的 射線剖析報告》，《敦煌研究》創刊號，
���!年，第 ���～���頁，又載《敦煌研究文集》，甘肅民族出版社，���!年，第 ��～!�頁；王進
玉《敦煌石窟藝術與顏料科技史》，（臺灣）《科學月刊》第 !�!期，����年 �月。



有將這些材料公 之必要，且以一個外行，對此問題稍加探討，或有助於敦煌壁畫和
雕塑製作材料、工藝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和壁畫、雕塑的保護、修復，也求教於專家。

畫塑用麵油記録

　以下資料中，有相關記載：
　（一），���������	《癸卯年（公元 ���）正月一日已後淨土寺直歲沙彌廣進麵破》：
　　　 �
　（前略）麵 �造後門�

　　　 ��　及作斗博士食用。麵貳 ，挑赤土造燒併人夫食用。
　　　 ��　麵陸 ，調白土用。麵 捌勝，上赤白僧及上沙麻
　　　 ��　塑匠等用。麵貳 ，造餬併兩件 赤土用。麵壹 ，
　　　 ��　牧羊來及菜田渠地送地稅人喫用。麵兩碩壹 ，上赤
　　　 �　白了日造局席衆僧喫用。（後略。下劃線爲筆者所加。下同�。）
　首先，有幾個名詞需要解釋一下。
　赤土：字面理解應該是一種紅顔色的土。文獻中多次出現馱赤土、用油調赤土
的記載，其出現頻率甚至超過了白土。因此，赤土是壁画雕塑不可缺少的材料之一。
但遺憾的是文獻中沒有關於赤土來源和用處的記載�。所幸宋人著作《營造法式》中
有赤土泥牆的要求，雖然是宮殿房屋等建築施工要求，但對研究石窟地仗同樣有參
考作用：“用泥 其名有四：一曰現；二

曰瑾；三曰塗；四曰泥：用石灰等泥壁之制，先用粗泥搭絡不平處，候稍乾，次
用中泥趁平，又候稍乾，次用細泥爲襯，上施石灰，泥畢，候水脈定，收壓五遍，令
泥面光澤 乾厚一分三釐� 其

破灰浞不用中泥 。
　合紅灰：每石灰一十五斤，用土朱五斤 非殿閣者用石灰一

十七斤，土朱三斤，赤土一十一斤八兩。
　合青灰：用石灰及軟石炭各一半，如無軟石炭，每石灰一十斤，用麤墨一斤，或
黒煤一十一兩，膠七錢。
　合黄灰：每石灰三斤，用黄土一斤。
　合破灰：每石灰一斤，用白 土四斤八兩。每用石灰十斤，用麥 九斤，收壓
兩遍，令泥面光澤。
　細泥一重 作灰

襯同，方一丈，用麥 一十五斤 城壁，增一
倍，麤泥同。

�“後門”，《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錄作“俊門”。馬德錄作“後門”。（馬德《敦煌工匠史
料》，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 ��頁、����條。）從後者。

�本文所引敦煌文書，錄于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三輯，全國圖書館
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年 �月。每行前面的數字爲該件文書的行數，個別字據圖版作了訂正，下
同，不再一一注出。

�據敦煌研究院美術所吳榮鑒君說，現在壁畫複製所用紅土大都從酒泉運來。過去玉門赤金鎮也是
紅土來源地之一。而敦煌的轉渠口、五墩鄉的新店台湖灘裏都有白土（白堊土、高嶺土）。

�



　麤泥一重，方一丈，用麥 八斤。
　麤細泥施之城壁及散屋内外，先用麤泥，次用細泥收壓兩遍。
　凡和石灰泥，每石灰三十斤，用麻擣二斤 其和紅黄青灰等，即通計所用二朱、赤土、黄土、石炭等

斤數在石灰之内，如青灰内若用墨煤或麤墨者，不計數 ，若礦石
灰，每八斤可以充十斤之用 每礦石灰三十斤，

加麻擣一斤 。搭絡及中泥作襯減半。
　畫壁：造畫壁之制，先以麤泥搭絡畢，候稍乾，再用泥横被竹 一重，以泥蓋
平，又候稍乾，釘麻華，以泥分披令匀，又用泥蓋平，方用中泥、細襯泥，上施沙
泥，候水脈定，收壓十遍，令泥面光澤。以上用麤泥五重，厚一分五釐，若栱眼壁，
只用麤細泥各一重，上施沙泥，收壓三遍�。”
　卷二十七又曰：“泥作：每方一丈�紅石灰 乾厚一分三厘，

下至破灰處 ，石灰三十斤 非殿閣等加四斤，若用礦
灰，減五分之一，下同 ；赤

土二十三斤；土朱一十斤 非殿閣等
減四斤 。�”

　因此，“赤土”非顔料中的“土紅”，從《營造法式》規定的用途看，赤土用來配
製“紅灰”，紅灰的用途和黃灰、青灰相同，用來泥壁。敦煌的赤土從用於“造後門”
分析，也是用於“泥壁”。
　河西走廊有一種紅色的粘土，當地人稱爲“黃膠泥”（也有稱作“紅膠泥”的），

粘性很大，農村往往作爲抹煤磚的膠結材料使用。“赤土”是否爲這種土，還需要實
地考察。“ 赤土”就是“馱赤土”，是指用牲畜將“赤土”從産地馱運到施工現場；
“挑赤土”則是人夫將赤土挑到洞窟。我們知道，莫高窟的一些洞窟在崖面的中部或
上部，距地面十幾米，將製作原料從地面運到具體洞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祇
能由人夫肩挑。如��������	
也有“粟捌碩，殿簷上赤白人手工用。粟陸碩，挑赤
土、白土人手工用”的記述。“挑赤土造燒併人夫食用”，應該爲“造燒餅挑赤土人夫
食用”之意。
　白土：白色的土。從研究者的分析可知，是地仗層最表層（白粉層或白灰層）所
用的高嶺土、石灰或石膏之類的統稱�。《營造法式》也有“白土”的使用要求：“白
土 茶土

同 ：先揀擇令淨，用薄膠湯 凡下云用湯者，同其
稱，熱湯者非，後同 浸少時，候化淨，淘出細華 凡色之極細而淡者，

皆謂之華。後同 ，入
別器中澄定，傾去清水，量度再入膠水。用之鉛粉，先研令極細，用稍濃膠水和成劑
如貼真金地，並
以鰾膠水和之 ，再以熱湯浸少時，候稍溫，傾去，再用湯研化，令稀稠得所用之�。”
　沙麻：可能是當時製作地仗和雕塑的一個專業術語，指摻了麻的泥。�������卷

第 ��行有“泥沙麻博士”的食用記録（爲了增加地仗的拉結強度，在壁畫地仗的中
層，即細泥層中往往添加麻等纖維物質（見前引段修業文）。文獻中也將“抹泥”稱
作“上泥”，往洞窟頂部抹泥稱作“打仰泥”或“上仰泥”，這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

��宋］李誡《營造法式》卷十四。商務印書館，����年，第 ��～��頁。
�同注 �，卷二十七，第 ��頁。
�段修業《對莫高窟壁畫製作材料的認識》，《敦煌研究》��		年 �期，第 ��～��頁；趙林毅、李

燕飛等《絲綢之路石窟壁畫地仗製作材料及工藝分析》，《敦煌研究》
���年 �期，第 ��～	
頁。
�《營造法式》卷十四，第 ��頁。

�



作，如�������《丙子年（公元 ��	或 �
	）修造及諸處伐木油麺粟等破曆》：

　　　 
� （前略）油壹升、粟肆 ，正月
　　　 

 日□□打養日看都了（料）□□□麵陸 、粗麵捌
　　　 
� （前略）麵貳 、油壹合，第二日打養都匠等看博士
　　　 �� □□□食用。粟 ，日 都了（料）用。麵伍 、油貳勝半，粟壹碩貳
粗麵□（高按：此三字在“粟壹碩貳”旁。）
　　　 �� □與上油麵粟等起養局席用。

　　������	卷 ��
行也有上仰泥博士食用麺油的記錄。
　其中的“養”應即“仰”。直到今天，河西一帶方言中仍保留這個稱謂，如糊頂
棚稱作“打仰塵”。
　赤白： 古人用五行之說來解釋顔色之間的關係。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謂“五
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
間，緇爲黃之間也。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
色青；木剋於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間也。又南方火，火色赤。
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間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
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間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
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間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
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間也，緇黃，黃黑之色也��。”認爲紅色處於赤和白之
間。所以稱紅爲“赤白”。
　王逸注《楚辭・招魂》“紅壁沙版，玄玉梁些”句謂“紅，赤白色也��。”
　崔豹《古今注》謂“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白爲紅藍
爾。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爾��。”
　可知“赤白”是紅色的另一種叫法。
　李商隱 《賦得桃李無言》詩用“赤白徒自許，幽芳誰與論” 句��，來形容桃花
的顔色。
　������	卷 ��行有“調灰泥及赤白等用”字樣，將調灰和“赤白”作了區別，
因此，“上赤白”應是往牆壁上粉刷紅色顔料。
　現在不能確定的是，“上赤白”僅是往牆壁上粉刷紅色 ？ 壁畫底色固然有許多

是紅色。但其他顔色 ？比如青、藍、白、紫、綠等。我們知道畫匠製作壁畫時，“在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卷五，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 ����年，第 ���頁。
��［漢］王逸《楚辭章句》，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年，第 ���頁。
��［晋］崔豹撰、焦木校點《古今注》草木第六，遼寧教育出版社，����年，第 �	頁。
��《全唐詩》卷 	��～�	。中華書局，����年，第 ��冊，第 �

�頁。






起稿前先刷上如白粉、白堊、高嶺土成爲粉壁底色��”，勾勒線條，然後才根據色標
着色。所以，今天的壁畫上還留有不少標注顔色的符號��。文獻多處記載“上赤白”，
因此，我懷疑不僅粉刷紅色底色，而且所有的上底色均稱爲“上赤白”，即粉刷地仗
表層的白粉層和刷膠礬水、其他顔色的底色可能統稱爲“上赤白”。《營造法式》也
規定在作壁畫前，要粉刷好多遍白鉛粉、土朱、丹粉（見注 ��）等，可見粉刷在作
畫施工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上赤白”應該指這些施工環節。
　上引文書麺油支出中，將工匠的食料和施工用料作了明確區別。說明“調白土”、

上赤白僧及上沙麻塑匠所用的麺粉用於施工，其中的“調白土”，將在下面一併論述。
　　（二）�������《淨土寺西倉司油破曆》：
　　　 ��　（前略）油 勝半，窟上壘牆時造食及將窟上
　　　 �	　用。油一升，造後門點鐺食用。油二合，造燒併將窟
　　　 �
　上挑赤土用。油 勝半，調赤土用。油壹升，贈索校
　　　 ��　授用。油壹勝，上赤白僧點鐺用。油伍勝，上赤白了日
　　　 ��　造局席看衆僧用��。
　　（后略）
　　其中的“看”有“招待”、“慰問”之意��。以上數則開支實際上和上引材料（一）
屬於淨土寺同時開支而分別記載。“點鐺”一詞，因爲在食用油和上赤白時兩次提到，
需要解釋。
　除上述兩則外，在敦煌文獻中“點鐺”一詞出現過很多，如：
　　�������《後晉時期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

　　　 �
�　（前略）油伍升，二日
　　　 �
�　修西梁煮 及點鐺看博士衆僧等用。（後略）
　　������《辛巳年（公元 ���或 �
�）某寺諸色斛斗破曆》：

��馬德《敦煌石窟營造史導論》，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 ��頁。
��沙武田《敦煌畫中的“色標” 資料》一文詳細研究了繪畫色標問題，並引用李其瓊和吳榮鑒的

解釋：“布色符號：色彩分 的代號。民間畫工繪製寺觀壁畫，都是師徒相承集體合作完成，繪製伊
始由師父起樣定稿，決定色彩分 ，師父將應塗之色用符號寫在畫上，助手按符號布色，故稱。根據
壁畫色彩與符號映證，敦煌壁畫中已發現的布色符號有‘夕’（綠）、‘工’（紅）、‘ ’（青）三種，
各取字形中的局部爲代號。布色符號史無記載，在敦煌壁畫中，上起西魏，下至五代，壁畫的色彩脫
落部分或局部塗色不周的遺留部分，偶爾露出上述符號，反映了敦煌壁畫集體繪製的程式以及布色符
號流傳悠久的歷史。”（季羨林《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年，第 ��	頁。） 馬德先生
主編《敦煌石窟知識小辭典》中，由吳榮鑒先生主筆的“色標”條下，在李其瓊先生的基礎上，又增
加了“ヨ”代表的綠色和“廿”代表的黃色二類色標資料。（《敦煌石窟知識小辭典》，甘肅美術出版
社，����年，第 ���頁）。《敦煌研究》���
年 �期，第 
�～��頁。

��此條材料錄於《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冊，卷目爲筆者所加。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第 �	�～�		頁。

��施娉 《本所藏�酒 �研究》，《敦煌研究》����年創刊號，第 �
�頁；高啓安《唐五代敦煌飲
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	年，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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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略）油壹勝，點鐺釜日造俘
　　　 ��　用。（後略）
　　 ������《年代不明（公元 ���～��	年）歸義軍衙內麵油破用曆》


　　　 ��　（前略）大佛堂及牛語佛堂安檀供僧并佛聖用，計胡并三十枚、浮 六
十枚、
　　　 ��　饊 十二枚、 併三十枚、浮 麵一斗、油一升，羹飥并勾當造食共麵
五斗四升，點鐺一升，
　　　 ��　并及餪併麵二斗五升，燈油二升，計用麵一石四斗四升八合，
　　　 ��　油五升四合。東城上偏次結中間三日供僧七人并每日
　　　 ��　沿檀佛聖計用胡并四十六枚， 併四十六枚，饊 三十九
　　　 ��　枚， 九十二枚，羹飥及并麵七斗七升，點鐺油一升，
　　　 ��　燈油三升， 麵一斗，油一升，計用麵一石八斗八合，
　　　 �	　油一斗一升八合；胡牒密骨示月麵七斗。（後略）
後文所列�����卷也有 “點鐺”一詞，用於泥牆時。
　根据以上數則記載，“點鐺”的開支原料爲油，由�����卷可知，不惟鐺，釜也
可以用油“點”。“點”，《正字通》謂：“點，多忝切，店，上聲。《說文》小黑也。又
點畫也，又點注也。《爾雅》滅謂之點注，以筆滅字爲點��。”《字彙》、《正韻》均揭示
“點”有“注”之意。以油“點鐺釜”即往鐺或釜中注油之意。河西方言中有一些帶
“點”的動詞。如：“點水”，一般用在往煮沸的容器中加少許冷水以不使其外溢的場
合。在水量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再添水也謂之“點水”。一些地方同時有“點鍋”一
詞，如“把鍋點一下，不要溢了”。“點麻腐”是將磨好的麻子煮在鍋裏，要不斷地在
開滾處注水，以不使其煮沸，一旦煮沸，則麻腐不能成型。“點眼藥”也與此相同。
而“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是一個很流行的諺語，其工藝過程正是不斷地往豆
漿中添加鹵水。因此，“點鐺”在大多情況下表示添加油用於烹調食物。但��	���

《淨土寺西倉司油破曆》記錄上赤白時“點鐺”、�����卷泥牆時“點鐺”又當作何
解釋 ？ 這正好反映了加工赤白原料、灰泥原料時不僅需要油，而且要加熱使其與
其他原料很好地混合，改變一些原料的性質，使之符合施工要求的工藝。這點，我
們在後文中還將提到。
　此件文書也將食用和施工用油作了區別，施工用油明確的有兩筆：入赤土和上
赤白點鐺，其他的油均用來食用。
　（三），�	��	�《後晉時代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
　　　 ���　（前略）麵一石、粗麵一石三斗、油九升，粟一石八斗
　　　 ���　五升臥酒，窟上講堂上赤白及衆僧食用。（後略）

��［明］張自烈、［清］廖文英〔編〕、董琨整理《正字通》，中國工人出版社，����年，第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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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食用麵粉、油的支出往往和調灰、上赤白混記在一起，需要分析其支用數
量。這條材料中，油的支出達到了“九升”，並且加一“及”字，應該有一部分油麵
用作“上赤白”。
　（四），（文書同上）
　　　 �前略�

　　　 ���　麵兩石壹 伍升，并調灰粗麵壹石，油壹勝半，粟兩石 伍
　　　 ���　升臥酒沽酒，鐘樓上灰埿看畫匠塑匠及衆僧三時食用。
　　　 ���　粟壹石，王判官珠價用。粟貳 ，於法深買青用。粟
　　　 ���　沽酒，天公主上窟迎頓用。粟 碩貳 ，零價灰用。油壹
　　　 ��	　 貳勝半，粟肆碩玖 臥酒，調灰泥及赤白等用。粟 臥酒，
　　　 ��
　官布壹疋，蓮臺寺起鐘樓人事用。（後略）
“灰”即“灰泥”，地仗和雕塑的原料之一。“調灰”即調和“灰泥”�上引���������

卷“調白土”、������《淨土寺西倉司油破曆》中的“調赤土”應與之同，我們將
在後文加以說明。
　其中的“零價灰”不得其解，俟考。從後面的材料中可知，“調灰”是一件技術
含量比較高的工作，不僅要熟練掌握各種原料的比例，而且要懂加工技術，比如，在
鐺釜中炒、熬煉等工藝，因此，要有專門的“灰匠”來完成。敦研 ����《歸義軍衙
內酒破曆》中有兩次支破酒給灰匠的記錄可證：“支灰匠酒壹角”，“廿八日，支灰匠
酒壹 ”，第一件支破酒是爲“土門樓勾當”，第二件支破應與雕塑有關。因此，“灰
匠”不是“製作石灰的工匠”��，而是配料並製作灰泥的工匠，即“調灰”的工匠。
　上引材料是修鐘樓時麵油支出的記載。開支的麵油用途有三項：其一是“調灰”；

其二是畫匠、塑匠、衆僧日常口糧；第三是“看”畫匠、塑匠時的支出，包括支出粟
來“臥酒”、“沽酒”。
　“油壹 貳勝半，粟肆碩玖 臥酒，調灰泥及赤白等用”句中粟的支出並非用

來調灰和上赤白，而是調灰上赤白時畫匠、塑匠喫酒的支出。需要說明的是，其中
油的支出數量較多，超出了喫用的需要，大部分應該用於“調灰及赤白”。
　文獻中也有楡林馱灰的記載：���	�《庚辰～壬午年間（公元 �
�～�
�）歸義

軍衙內麺油破曆》：
　　　 ��　（前略）今月四日支楡林 灰人麵三斗，支胡
　　　 ��　麦錫随拙麵五斗。五日，使出東窟上住，供沿
　　　 ��　佐祇門牽 官等三十八人，逐日早夜共麵二斗，午
　　　 ��　時共胡併五十七枚，至九日早上喫料斷，中間五
　　　 ��　日計給麵兩石四升。窟上支大師麵五

��《敦煌工匠史料》第 �頁、第 ��頁。

	



　　　 ��　斗，油一升。支畫匠麵三斗。（後略）
　　其中的“ ”，《集韻》：“唐何切，音駝，囊也。一曰馬上連囊。”《玉篇》：“ ，
馬上連囊也。”“連囊”或者就是民間所說的“褡褳”。《廣韻・歌韻》解曰：“ ，負。”
句中說“ 灰人”即“馱灰人”。其中的“灰”，應即石灰或石膏等灰土層所用的原
料。文中地名“楡林”應爲石灰産地，是否爲今天的楡林窟，尚需研究。由於該卷對
畫匠、塑匠的食料支出非常詳細，因此，其中的“支畫匠麺三斗”，應該是用於繪畫
（地仗）用料。
　（五），�������

　　　 ��	　（前略）油
　　　 ���　壹升，由（油）窟門用。（下略）
　　“油”此處用作動詞。這條材料說明，“窟門”製作好後要刷油。
　　（六），
�����《丙戌年（公元 ���）正月十一日已後緣修造破用斛斗布等曆》：
　　　（前略）
　　　 �	　白麵貳 �將窟取赤土［別曆收］付不要。出布 丈貳尺，與法日赤白
造。
　　　 ��　出油陸勝，內二升入石灰泥，四升油鵄吻。
　　　 ��　八月二日，出布陸拾尺，與道惲修佛坐賞物。
　　　 ��　同日，出布陸拾 尺，付靈圖金光佛充杜邕木價。
　　　 ��　同日，出白麵 �付智英將窟取赤土食［別曆收］。
　　　 �　同日，出白麵壹碩 ［別曆收］，供赤白人，從六月廿三至七月
　　　 ��　十四日，并修佛坐人等食。布肆尺，造泥巾。
　　　 ��　又出白麵貳 ［別曆收］，入赤白處。油半勝，赤白柱用。
　　　（後略）
　這是一件修造佛殿（或石窟、或寺院）時工匠食用和畫塑用支出帳目。其中有
幾個詞也需要解釋。
　出布 “與法日赤白造”句殊難理解，且“造”字有疑點。暫存疑。
　　石灰泥：即前面解釋過的“灰泥”，祇不過這裏明確原料爲“石灰”。
　“油鵄吻”的“油”是動詞，“鵄吻”即“鴟吻”，又寫作螭吻、蚩吻、鴟尾、鴟吻、
龍吻等。中國古代建築屋脊兩端裝飾物，《營造法式》有專節記述鴟吻的製作方法��。
　所謂龍生九子，“鴟吻”爲其中之一。據《蘇氏演義》：“蚩者，海獸也。漢武帝
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見
其吻如鴟鳶，遂呼之爲鴟吻。時人或謂之鴟吻”��。

��《營造法式》卷十三“用鴟尾”。
��［唐］蘇鶚著、張秉戍點校《蘇氏演義》卷上，新世紀萬有文庫本，遼寧教育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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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法式》卷二引《漢紀》釋“鴟尾”曰：“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
虯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於屋，以厭火祥��。”
　此處出現“鴟吻”，說明是修造佛殿之類的建築，“油鵄吻”即用油刷“鴟吻”。
　“泥巾”，費解。因其材料爲布，或者雕塑時要用到布。文書中記載在製作“佛
焰”（又寫作“佛豔”��������卷 ���行	、“佛炎”�����
��卷 ���行	等）時
要用布疋，後文還將提到。
　記載顯示，除了食用的麺油外，其他麵油用來“入石灰泥”、“油鵄吻”、“入赤白
處”、“赤白柱用”，其中二升油用來調和石灰泥，四升用來“油鵄吻”，二斗白麵“入
赤白處”，“半升”油用來刷柱子。
　（七），������《甲寅年（公元 ���）都僧政願清等交割講下所施麥粟麻豆等破
除見在曆》：
　　　 ��　（前略）麻兩碩捌 ，
　　　 �
　付二 戶壓油，回廊上赤白用。麻子壹碩貳 ，
　　　 ��　壓油換油，供畫匠用。（後略）
　四石麻子可加工油四斗左右��，數量巨大，絕非畫匠食用油。所以，“上赤白”、

“供畫匠用”是指作爲地仗材料使用。
　（八），�������《後晉時期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
　　　 �� 麻壹石，爲史都料用。（後略）
　　“史都料”是一個負責畫窟的高級工匠��，支付麻子給他，應該是爲了軋油用於
施工。
　　（九），�����《年代不明諸色斛斗破曆》：
　　　 ��　（前略）麵貳
　　　 �　 壹升，十五日埿佛壁用。粟壹 ，付恭樓子畫
　　　 
�　師用。麵捌碩，油 陸升，七月十五日佛盆及破
　　　 
�　盆看工匠用。酒肆瓮，亦十五日用。麥玖 ，二件
　　　 
�　看僧録大師用。麵壹升，付通達將來窟上用。
　　　　　（後略）
　　“泥佛壁”用途比較明確，第 
�行的壹升麵，應該也用作畫塑材料，通達上窟
時不可能祇帶壹升面給工匠。
　（十），��
���《癸酉年（公元 �
年）正月沙州 戶史氾三沿寺諸處使用油曆》：

第 �頁。
��《營造法式》卷二，第 ��頁。
��據 ������《年代不明某寺貸換油麻曆》，寺院按照 �	多一點的標準兌換麻子油，這是扣除加工

費用後的標準，當時麻子的出油率應在 �
	左右。《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第 ��頁。
��馬德《敦煌工匠史料》第 �頁。





　　　 ��　（前略）十六日，埿行廊牆點鐺用油三升，
　　　 ��　付氾法律、張法律。（後略）
　此條材料三升油點鐺用於泥行廊牆，工藝應當是用油“調灰”泥墻。
　（十一），�����	《辛巳年（公元 �
�或 ���）某寺諸色斛斗破曆》：

　　　 �　（前略）油壹抄，二月八日前修佛博
　　　 �　士用。（後略）
　　　 ��　油貳勝，寒食付塑匠張建宗用。油貳升，於寒食
　　　 ��　付康博（士）、郭博士用。油半勝，五月五日與郭博士用。（後略）
　　　 ��　（前略）麵貳 勝，二月八日前修行
　　　 ��　像塑匠、木匠等用。（後略）
　此卷文書關於油的用途支出記載含糊，寒食用油，應該爲食用支出，因爲寒食
節的特殊食物是“饊子”；但第 �行二月八日前修佛和第 ��行二月八日前修行像支
出應該爲修塑像調灰泥所用麺油。二月八日敦煌人有耽佛四門遊行的傳統，叫“行
像”，在行像前，要對塑像進行修整。此項開支正是修塑像的麺油開支記錄。
　（十二），����	�《年代不明某寺諸色破用曆》：

　　　 ��　油貳升，大衆條（調）灰埿。以上油麵衆僧東窟造。（後略）
　如果說所引 �����	卷材料尚不能確定外，�����卷、������卷、����	�卷所

引材料無疑是用於雕塑和泥牆。
　歸義軍衙內宴設司也支出麺油用來畫窟。
　（十三），��
���《丁未年（公元 ���）六月都頭知宴設使宋國清等諸色破用曆
狀並判憑四件》：
　　　 �　宴設司
　　　 
　伏以今月五日束水口賽神用神食拾貳分。修內間
　　　 �　城都衙等麵伍 、油壹升。百尺下神堂上赤白，麵貳
　　　 �　 、油壹升。償設牧牛人通通等胡并拾捌枚。打窟人胡并
　　　 �　貳拾枚。胡祿匠趙員子麵貳 。勾當修宅押衙宋遷詞
　　　 �　等貳人，早上 飥，午時各胡并兩枚。供玖日，食斷。宅官張海
　　　 �　清壹人，早上 飥，午時胡并兩枚，供陸日，食斷。泥匠貳人，早上
　　　 �　飥，午時各胡并兩枚，供 日，食斷。支玉匠平慶子等二人共麵
　　　 �　 。百尺下修神堂畫匠麵陸 。七日，使出賽馬神設用，細
　　　 �	　供 佰伍拾分，壹胡并， 壹伯 拾貳枚，又胡餅壹仟
　　　 ��　 枚。十鄉借色？ 人胡并伍拾枚。早夜看衙前子弟并牧子家麵
　　　 �
　伍碩 升。八日午時，細供拾分，貳胡并，又胡并貳伯陸拾枚，夜
　　　 ��　衙前子弟麵貳 。九日，東河修堡付判官麵壹碩。造鼓

�	



　　　 ��　木匠拾人，共麵捌 。定昌將病麵 ，油壹升。支慶月油
　　　 ��　壹升。十日，百尺下賽神用神食伍拾陸分，麥麨貳 。燈油壹
　　　 ��　升兩合，灌腸麵陸升。賞設畫匠胡并貳拾枚。付董留信
　　　 ��　喚蘇油壹升半。伏請 處分。
　　　 �� 丁未年六月 日都頭知宴設使宋國清
　　　 ��　　爲憑 十三日 （簽字）
　該件文書中下畫線兩句，從前後文分析，應該也是用於畫塑。因爲前面的支出
項目都有具體的供食對象、人數和供食時間，甚至有具體供食品種，而這兩句沒有。
　（十四），������《庚辰～壬午年間（公元 ��	～���）歸義軍衙內面油破曆》：
　　　 ��　（前略）六日，供城東薗造
　　　 ��　作畫匠五人，塑匠三人，逐日早上各麵一升，午
　　　 �	　時各胡併兩枚，至八日午時喫料斷，
　　　 ��　中間三日，內一日塑匠三人全斷，計給麵四斗二升。畫匠調
　　　 ��　白麵一斗，油半升。塑匠調灰麵一斗五升，油五
　　　 �
　升。供衙內造作箭匠十人，早上各麵一升，午
　　　 ��　時各胡併兩枚，供四日，食斷，計用麵八斗。 �後略�

　歸義軍衙內供食文書有一個特點，就是對供食對象、供食時間和供食數量甚至
供食品種都記載得非常清楚。因此，其中“畫匠調白麵一斗，油半升。塑匠調灰麵
一斗五升，油五升”句，顯然爲調赤白和灰泥的麵油支出。“畫匠調”字後可能掉一
“赤”字。
　上述十幾條材料中，除一兩條尚不能確定外，其他材料均明確顯示，在製作雕
像和繪畫時，要用到麵粉和油。

用麵油的場合

　那 ，在 些製作過程，或者說工藝環節中要用到麺和油 ？ 在討論這個問題
前，有必要瞭解一下地仗層的組成。敦煌石窟壁畫和雕塑地仗層，一般分爲三層，即
粗泥層、細泥層（有稱“麻泥層”、“棉泥層”者）和灰土層（有謂“白粉層”、“白
灰層”者。也有研究者將“白粉層”劃歸顔料層中��）。麵粉和油主要使用於灰土層，
示意如下：

��“顔料層又可分爲白粉層和顔色層。白粉層在中晚期洞窟中較多，一般是將白色顔料用膠調和後
在地仗上刷很薄的一層，然後再上顔色。白色顔料一般爲白堊、高嶺土、滑石、石膏等。”段修業《對
莫高窟壁畫製作材料的認識》。此種劃分還需斟酌。爲了函蓋兩種不同工藝、不同原料作用於第三層，
筆者將第三層稱作“灰土層”，以示與“粉層”、“灰泥層”的區別。特此說明。

��



　　　　　　　　　　　　　
　　　　　　　　　　　　　　　　　　　　　　　　　　　　　　
　　　　　　　　　　　　　　　

������　　　　灰土層 ���～�����

������　　　　細泥層 ���～���

������　　　　粗泥層 �～���

　　　

敦煌石窟壁畫、雕塑地仗示意圖��

粗泥層的主要原料爲窟前一般沙土，細泥層的原料爲大泉河的澄板土。其中地仗第
三層最爲複雜，它包含了粉刷和抹膩兩種工藝，即粉刷層或灰泥層，原料從別處運
來。爲敍述方便起見，我們以“灰土層”稱之。
　根據石窟保護專家的考察研究，“白土”用於地仗表層。由於文獻中沒有施工環
節的記載，難以判定加入了油的“赤土”究竟用在畫塑的 個環節。
　據前引《營造法式》材料，實際上在作畫前地仗施工有四次工藝環節：粗泥、中
泥、細泥，完後“上施石灰”。只有“破灰浞”不用“中泥”。其中“石灰”當指紅
灰、青灰或黃灰。這樣，在《營造法式》中，加了赤土等的石灰泥，應使用在泥牆地
仗的表層。
　敦煌石窟的地仗層表層（灰土層）爲兩種形式：粉刷（所謂“粉土層”）和“灰
泥層”。迄今的研究成果均說灰土層的原料爲“白土”，主要以石灰、石膏、高嶺土等
白色無機物爲主，沒有揭示有“赤土”。
　從文獻記載看，當時調麺油的施工用原料名稱有“白土”、“赤土”、“調灰”、“調
灰泥”、“石灰泥”等這樣一些詞彙。而“灰泥”顯然不等於細泥。加了麺油的灰泥祇
能用在地仗表層。之所以目前沒有研究者表述赤土的用途，我們分析有以下幾種可
能：第一，是當時大多赤土用在殿堂廟宇等建築物上；第二，目前對地仗分三層的
認識有局限性，並非所有的地仗都是粗細灰泥三層；第三種原因可能是由於壁畫的
覆蓋，目前無法調查到赤土的存在。另外，所謂的“赤白”其原料是否爲赤土和白
土？ 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爲在敦煌石窟壁畫地仗中確實有紅色粉底。究竟
如何？ 還需要詳細實地考察並研究。
　調查顯示，洞窟壁畫地仗的灰土層從晚唐以後有逐漸加厚的趨勢，“五代、宋、

西夏時期的壁畫地仗的白粉層較十六國和隋、唐時期的稍厚��。”由原先的 �����增
加一倍、爲 �����。但仍屬於粉刷；而宋代露天壁畫（此表述準確與否，尚需檢討。
姑沿用之。）灰土層爲 ���～�����之間，爲抹膩，故研究者稱之爲“白灰泥”��。灰

��此地仗層資料系根據趙林毅、李燕飛等《絲綢之路石窟壁畫地仗製作材料及工藝分析》一文数据
繪制。

��趙林毅、李燕飛等《絲綢之路石窟壁畫地仗製作材料及工藝分析》。宋代灰土層抹膩情況不全出
現在“露天”壁畫當中，間或在一些洞窟中也有。此條材料由敦煌研究院保護所于宗仁提供。

��同上注，表 �、表 �。

��



泥層的變厚應該与工藝的變化和材料的增加有關。此時期，露天壁畫地仗層的製作
工藝發生了顯著變化，第三層由早期的粉刷變爲抹膩，即粗泥、細泥、灰泥層。
　如果晚唐五代時期的洞窟全部是這樣，則添加了麵粉的灰泥就可能主要施於建
築壁畫。
　我們將以上文獻麵油用途列表如下：
卷號 行數 麵粉 油 　　　用途 　　　　施工處

���������	 �
～�� 麵粉 調白土、上赤白、上
沙麻塑匠用

�
行有“造後門”字樣，
但因用料數量比較大，可
能還有別的用途。本卷 �

～��行有窟上造作壘牆的
記録，因此，其用途也可
能是畫壁畫和雕塑。

������� 油 調赤土、上赤白 　　　同上
���
��� ��
～��� 麵粉 上赤白 　　窟上、講堂上
���
��� ���～��� 麵粉 調灰泥、上赤白 　　蓮臺寺鐘樓上
���
��� ���～��� 油 油窟門 　　　窟門
������� 油 入石灰泥；油鵄吻 石灰泥用途不確。油用來

油鵄吻、赤白柱
������� 麵粉 入赤白處 　　用處不確
������ ��～�� 油 上赤白，供畫匠用 　　回廊上
������ ��～�� 麵粉 泥佛 　　雕塑佛像
����� 油 泥行廊牆 　　泥行廊牆
�����
 �～� 油 修佛 　　　塑像
�����
 ��～�� 麵粉 修行像 　　　塑像
����
� 油 調灰泥 　　　修東窟
������ �～� 麵粉 上赤白 　百尺下神堂��

������ �～� 油 上赤白 　百尺下神堂
������ �～� 麵粉 　百尺下神堂畫匠用
����� �� 麵粉 畫匠面 　　　不詳
����� ��～�� 麵粉 畫匠調灰、塑匠調灰 　　城東園造作
����� ��～�� 油 畫匠調灰、塑匠調灰 　　城東園造作

　因此，添加麵粉的灰泥除了用於雕塑外，用於牆壁，確實多出現在“露天”而非
洞窟（像“百尺下神堂”以及“行廊”、“鐘樓”、“城東薗”等，應該爲建築物壁畫。
莫高窟晚唐五代也有許多有壁畫雕塑品的建築物，如大泉河西岸崖壁頂上的天王堂
等）。洞窟內的地仗材料中有無麵粉，如果有�在 些部位？ 工藝如何？ 還需驗證。

��“百尺下”即“百尺池”，晚唐至宋敦煌水池之一，在州城北。據記載，宋太平興國九年 �公元
����，“孔穴自生，時常入水無停，經旬亦不斷絕”，當時的掌權者曹延祿大驚，遂設齋祭賽 �見 ������

卷《敦煌王曹延祿祭文》。百尺下應該建造有祭祀水神的廟宇。此項記載的正是水神廟宇的畫塑活動。
高啓安、趙紅《敦煌“玉女”考屑》注釋 	，《敦煌研究》
���年 
期，第 	�～�頁。

��



　雕塑作品灰土層的情況和壁畫應該大致相同。
　上述材料中，麵粉大都用在“調灰”和“調白土”（���������	）上。不僅塑匠

要“調灰”，畫匠也有“調灰”的支出。根據研究，雕塑佛像的過程是在木架上束以
葦草，草外敷一層粗泥，待乾燥後敷一層細泥，壓緊抹光成形，再上灰土層，最後彩
繪，故名“彩塑”。因此，所調的“灰”或“白土”，應即所謂的“粉刷層”或“灰泥
層”。其無機材料主要有石灰、石膏或高嶺土等。爲使其細膩、光滑且膠結度好，需
要添加面粉。因此，“灰”雖用於不同藝術品的製作中，但功用卻一致。
　
������卷第�行有“又出白麵貳 ［別曆收］，入赤白處”、�����卷、�������
卷兩次提到用麵“上赤白”，說明在粉刷墻壁時也要用到麵粉。
　因此，此時期，在灰土層的粉刷和抹膩兩種工藝中，均用到麵粉。
　所需麵粉大多時候爲白麵，但�������（�）卷的 ��行、�������卷的 ��行、

��行都有用“粗麵”的記錄。
　油的用途有三方面：一是上赤白。就是粉刷底色時用來調和顔料等。二是“調
灰泥”。即在製作壁畫地仗和雕塑時，要用油來調和灰泥，不僅使其柔軟，而且可增
加表面的光潔度，就壁畫來說，更利於用筆。以前曾對一些石窟壁畫表面非常光滑、
閃閃發光産生過疑問（如東千佛洞屬於西夏的第 �窟等），不得其解，現在纔知道這
是因爲在地仗中摻了油和膠的緣故。三是油刷木質構件的表面。除 
������“油鵄
吻”這條材料外，還有兩條：
　　 
�����《庚辰～壬午年間（公元 ���～���）歸義軍衙內面油破曆》：
　　　 ��　（前略）十二
　　　 ��　日，支畫匠油油丹油二升。（後略）
　“油丹”一詞難以理解，俟考。文書先寫一“點”，塗後寫一個“油”字，顯然，

此筆油的開支記錄者先誤以爲是“點鐺”工藝。聯繫到該卷記載 �日支楡林馱灰人、
�日供城東園造作畫匠、中間又支用食料給窟上大師和畫匠的記載看，顯然也是一起
修造的記錄。
　　 
����《年代不明歸義軍衙內面油破用曆》：
　　　 �　（前略）八日，供造鼓床木匠九人。（後略）
　　　 �　（前略）支油鼓床油伍升。（後略）
　這條材料是畫匠用油來油刷鼓床。“鼓床”即鼓的木質實體。從敦煌壁畫（��

窟“張議潮出行圖”等）和文獻當中，我們知道歸義軍儀仗隊需要大量的鼓樂。文獻
中也不止一次記載木匠造鼓時的各項支出情況。
　相信這是木質品和木質構件的最後一道工序。木質雕塑品上刷油不僅可增加光
潔度，增強藝術效果，更重要的是油能隔絕細菌的腐蝕，具有防腐、防水的作用，起
到保護和延長製品壽命的效果。莫高窟中有大量的木構建築，如窟門、窟簷、殿堂、

�



棧道以及洞窟中的木構仿製作品等，都需要油漆。
　食用油當然不能直接刷在木製品表面，而是要經過加工。後世一般是在桐油中
加入食用油，當時的敦煌如何處理？ 尚無資料證實。
　敦煌石窟中也曾經發現了若干木雕佛像，或者進行過相關的處理。另外，像今
天木製品在油漆前要打膩子一樣，當時是否也應該在刷油前打一遍膩子？ 不得而知。
如果有這道工序，則也可能需要麺油“調灰”――當然，這已經是猜測了。
　根據已知材料，唐五代時期敦煌人主要食用三種植物油，即黃麻（胡麻）、麻子、
紅藍油（也可能食用少量的菜 油和棉 油）��。上述用油場合，大多無法判斷是何
種油，祇有 ������卷和 �������卷明確說是“麻油”，且數量較大。而麻油，應即
麻子油��。另外，支給工匠的軋油原料也是麻子。這說明施於畫塑的油以麻油爲多。
　而紅藍油，據史料記載，古人早就當作潤滑油使用。紅藍在當時的敦煌種植面
積相當大，沙州倉曹處的紅藍達到了近 ���石��，這是一個不小的数字。
　據《齊民要術》，紅藍油多用來點燈或做車軸的潤滑油使用��。河西走廊一直有
種植紅藍的傳統，這種傳統一直維持到今天，過去也食用紅藍油，但紅藍油味不甚
香，更多是作爲點燈或潤滑油來使用。但在敦煌不排除用作壁畫雕塑調和油的可能。
　文獻中沒有製作“赤白料”和“灰泥”工藝的具體記錄，但以上材料中，偶爾也
能發現製作這些材料時麺粉和油的比例。
　第一條是 	����
�第 ��行，白麵二斗入赤白處，油半升赤白柱用。麺油比列爲

��：�。
　第二條是������第 �行，第一項麺油比爲 �：�，但沒有說明是製作何種原料。

第二項是上赤白，麺油比爲 ��：�。
　第三條是 	�����第 ��行，畫匠調灰麺油比爲 ��：�；塑匠調灰麺油比爲 �：�。
　　由此可知，上赤白時，麺油比例大致在 ��：�到 ��：�之間；畫匠調灰的麺油比
例爲 ��：�；塑匠調灰泥時油的數量要多，達到了 �：�。說明在雕塑用灰泥時，用油
數量要多一些。

後世壁畫製作的啓發和印證

　“禮失而求諸野”。瞭解後世畫匠的繪畫過程和所用材料，或許對進一步認識敦
煌壁畫、雕塑的製作材料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晚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第一章第二節《油料作物》。
��《唐五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第 ��頁。
��同上注，第 ��頁。
��［後魏］賈思勰撰，繆啓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卷五《種紅藍花、梔子第五十二燕支、

香澤、麺脂、手藥、紫粉、白粉附》，農業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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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西民間畫匠過去在油漆棺材等時，要製作灰泥。灰泥的主要原料是石膏，經
過鍛燒粉碎後，在其中加上骨膠，主要用在抹膩子和以浮雕的形式製作龍、海浪等
的過程中。部分民間畫匠也會在石膏粉中加麵粉來製作灰泥。
　牆壁地仗材料除了石膏粉外，還要摻和大米粉（糯米粉）、雞蛋清、蜂蜜、冰糖
水等。據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參與維修蘭州三清殿的一位民工講，灰泥層如果僅是石
膏粉，不僅膠結度不好，而且容易起 。當時製作三清殿牆壁地仗時，用了上述材
料。據他說，如果沒有米粉，則可以添加麵粉，但以米粉爲佳。在油漆木質構件前，
先要刷一層麵漿中加了骨膠的漿糊，但這種漿糊一般用在室內，用在室外由於乾燥
迅速，容易起甲。油漆木質構件，還要在桐油中加部分胡麻油��。
　麥積山石窟雕像製作中，使用了粘土、棉、胡麻絲、糯米汁、雞蛋清、小油、黃
蠟、桐油、硼砂、皂角、土布、生絹、瓦粉等材料��。
　敦煌文獻也記載製作木質構件時要用到麵粉：
　　�������《後晉時代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
　　　 ���　（前略）麵陸 ，造床博士用。麵 ，造床博士人夫等五日中間食
用。
　　　 ���　麵二 ，畫床先生用。（後略）
　破曆對食用和施工用作了明確區別，前面的六斗麵和後面的二斗麵，顯然是供
造床博士和畫匠施工用。
　建築材料當中加米粉（糯米粉）以增加粘結度，在中國南方的許多地方都有發
現��。北方缺乏糯米，用麵粉來代替米粉，也是一種選擇。
　《中國古代建築修繕技術》一書，參編者多爲古建築修繕的老工匠。該書詳細
敍述了古建築修繕中地仗的原料、製作和運用。現將所用材料引述如下：
　 �、灰油。其原料爲土 灰、樟丹、生桐油，加在一起熬制。�、油滿。原料爲

麵粉、石灰水、灰油。�、熬煉光油。原料爲蘇子油、桐油、土 、密陀僧。	、發血
料。原料爲豬血、石灰水。
、磚灰。�、麻、麻布、玻璃絲布。�、桐油。�、地仗
材料調配：油滿、血料、磚灰。、細膩子。由血料、水、土粉子等混合而成。��、

��材料提供者爲甘肅省景泰縣寺灘鄉付莊村黨存海，男，��歲（����年）。
��白秀玲《試論麥積山石窟藝術與周邊生態環境之間的互補性》：“麥積山石窟地質結構爲砂礫岩，

砂質岩粒大小密度不均，質地粗糙，難以進行精細雕刻。古代工匠們充分利用其特點，以粗糙的岩石
爲基礎，雕刻出形象的大致輪廊，然後在石胎上面用當地的粘土添加棉、胡麻絲、糯米汁、雞蛋清、
小油、黃蠟、桐油、硼砂、皂角、土布、生絹、瓦粉等，再經拍、揉、 、臥、醒等攪拌後，製成粘
合性、可塑性強和在自然風乾後不易裂開的特製塑泥，用塑泥精心雕塑出精美的塑像。用這種方法塑
造出的塑像任憑風雨吹打，並能夠在林區潮濕的環境中長期保存。”《敦煌研究》����年第 �期，第
��～��頁。

��遊修齡《糯稻文化區》，原刊《中國稻米》���	年 �期；收入《農史研究文集》，中國農業出版
社，����年，第 ���～���頁。

��



洋綠、樟丹、定粉。��、廣紅油。��、雜色油。��、黑煙子。��、金膠油。由光油
加糊粉而成。定粉炒過後稱作“糊粉”��。
　其中的“油滿”是地仗的主要材料，要摻入麵粉。根據該書對製作“油滿”的描
述，其主要成分爲麵粉和灰油。一般以白麵 �：水 ���：灰油 ����的比例比較適當。
　另外，瀝粉也要使用麵粉：“瀝粉材料配製：用篩細的土粉子、大白麵，加膠液
和光油少許配製而成��。”莫高窟有許多壁畫手法爲“瀝粉堆金”。因此，很可能也使
用麵粉。
　按照常識，在麵粉、白土當中摻加植物油會影響其膠結度，但根據《中國古代建
築修繕技術》一書，通過複雜的製作過程和添加明膠，灰泥不會影響膠結度。
　近代製作壁畫和油漆木質構件，主要用“桐油”，很少使用食用油。敦煌人爲何

要用食用油 ？ 這應該和敦煌地處西僻，一段時間和中原的貿易處於隔絕狀態，産
於中原的桐油等不易到達敦煌有關，因此，祇能就地取材，用食物油來代替。
　日本壁畫也有使用油的情況，稱爲“密陀繪”。“密陀繪とは油の乾燥性を高める
ために密陀僧（一酸化鉛）を加えて加熱した植物油で顔料を練って描いた繪であ
る。また膠を接着劑として描かれたふつうの繪の上に全體に油を塗ったものも密
陀繪とよばれる。かりに前者の技術を第一種、後者を第二種とよぶ。”“正倉院寶
物のうち一應二七品目を調査したが、油が用いられていない九品目を除くと、顔
料を油で練って描く第一種技法のものが五品目、殘りが膠繪の上に油を塗った第
二種のものであり、兩技法併用のものもある。”如彩繪箱、木盆、“破陣樂大刀”、
阮咸、琵琶等，都是用添加了植物油的“密陀繪”手法所繪畫��。
　莫高窟壁畫顔料當中，也檢出了含鉛丹的成分��。盛唐 ���窟繪畫顔料中就有

“密陀僧”��。如果敦煌壁畫有類似日本的“密陀繪”法，則有可能在製作繪畫顔料
時用到油。日本的密陀繪方法顯然從中國傳入。
　上引	�����
《淨土寺西倉司油破曆》加工赤白原料時用油“點鐺”，應該是用

加熱的方法使其與其他原料很好地混合並改變某些性質。
　今天，當我們參觀壁畫時，看到那些精美絕倫、光澤閃閃的壁畫，再看看一些平

��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修繕技術》，中國建築工業技術出版社，����年，
第 ���～���頁。

��同上注，第 ���頁。
��《正倉院寶物の特別調査》，山崎一雄《古文化の科學》第 ��、��、��頁。株式會社思文閣出版，

昭和 ��年 �月。山崎一雄氏還記錄了一種密陀繪原料的製作方法：“密陀繪に用いられる油の製法に
ついては、近世には別項に記した北村調査員の家傳の方法のように密陀僧を荏油中に加えて加熱す
るが、正倉院寶物中の密陀繪の油はどのようにして調製されたであろうか。密陀僧は荏油などの植
物油中に微量ながら溶解するから、鋭敏な分析法によって油から檢出できる。”同上，第 	
頁。

��徐立業、周國信、李雲鶴《莫高窟壁畫、彩塑無機顔料的 �射線剖析報告》；李最雄《絲綢之路
石窟壁畫彩塑保護》，科學出版社，�

�年，第 ��頁。

��王進玉《敦煌石窟藝術與顏料科技史》。

��



整光滑、像油漆過一樣的牆壁時，才會想到原來這些牆壁使用了油作爲原料，所以
有此效果。

餘論

　除了麺粉和油以外，製作地仗時還使用膠、礬等材料。這些，在文獻中也有記錄。
　關於壁畫、雕塑材料中用到“膠”的問題，研究者已有專門論述，並在敦煌石窟
和克孜爾石窟壁畫的膠結材料中檢出了動物膠成分��。
　《營造法式》提到在製作斗拱、真金地、五彩地仗畫時要使用膠水，而且朱紅、
生青、石綠、朱砂等顔料使用前均要兌膠水：“凡 拱梁柱及畫壁，皆先以膠水遍刷
其貼金地
以鰾膠水。貼真金地候鰾膠水乾，刷白鉛粉，候乾，又刷凡五遍，次又刷土朱、鉛粉 同

上，亦
五遍 上用熟薄膠水貼金，以綿按令著實，候

乾，以玉或瑪瑙、或生狗牙 令光 。”“沙泥畫壁，亦候膠水乾，以好白土縱橫刷之 先立刷，候乾，次
橫刷各一遍 。”

“凡丹粉刷飾其土朱用兩遍。用畢，並以膠水 罩。若刷土黃則不用��。”所使用的膠
水爲“魚鰾膠”。但由於敦煌地處西陲，産於沿海的魚鰾膠得之不易，因此，敦煌人
使用最多的可能是骨膠��。
　 “骨膠”又稱“明膠”，原料主要由動物的皮、筋等熬制而成，民間稱作“骨
膠”。其制法在《齊民要術》卷九《煮膠第九十》中有詳細記載。骨膠材料易得，操
作簡單，所以民間所用大多爲這種膠。
　根據《中國古建築修繕技術》一書以及民間製作技術的調查，在製作壁畫和雕

塑的許多環節中，均要使用膠，不僅灰泥中要加膠，《營造法式》還規定在作畫前須
用膠水和白粉交替連刷五遍。地仗材料、調和顔料、固色的明礬等也需要膠來調和，
金銀箔需要膠來粘貼等，可見膠的用途之廣和重要性。
　敦煌文獻中也有使用膠的記載：
　　��������《後唐長興二年（公元 �	
）正月沙州淨土寺直歲願達手下諸色入破
曆算會牒》：
　　　 ���　（前略）粟壹
　　　 ��	　 ，塑匠造佛焰胎日酤酒用。粟貳 ，
　　　 ���　佛焰初使膠、布兩日看塑匠用。
　　“佛焰”應爲佛像之某一部分，尚需研究。這裏的“膠、布”是膠和布，在雕塑
佛像某一部分時要用到膠和布。
　同卷 ���行“布壹伯貳拾尺， 小佛焰子四個用��。”

��李最雄《絲綢之路石窟壁畫彩塑保護》第四章《壁畫顔料中的膠結材料》，科學出版社，����年。
��《營造法式》卷十四，第 ��頁。
��李最雄《敦煌壁畫中膠結材料老化初探》，《敦煌研究》����年 �期，第 ��～	�頁。
��在製作某些雕塑品時，爲了增加雕塑品的拉結強度，要使用麻或布匹。其工藝是在雕塑品主幹上


�



　敦煌文獻中還有熬膠的零星記載，稱作“煎膠”。
　�������《後晉時代淨土寺諸色入破曆算會稿》：

　　　 ���　（前略）粗麵 ，願果煎膠食用。（後略）（高按：“膠”字模糊，《真
蹟釋錄》打一問號。經辨認，應該爲“膠”字）（後略）
　　由於在這前後有斫木、屈畫匠時的飲食活動記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爲畫窟
和雕塑前做的材料準備。
　　 ����		《年代不明（公元 
��～
��）歸義軍衙內麵油破用曆》：
　　　 �
　（前略）准舊煎膠麵
　　　 ��　兩石，料麵兩石，共麵四石。（後略）
　這條材料難以理解的是在煎膠中，要用到麺和“料麺”。而知道了民間製作膩子

的過程，這幾句話就比較好理解：實際上是地仗材料的調配熬制過程，因此，“煎膠”
不惟指熬膠，也可能指配製原料。煎膠時需要麵粉正是爲了製作像後世“油滿”一
類的材料。前舉�������卷用油“點鐺”來加工赤白原料的做法當與此類似。
　俄藏敦煌文獻�������+�������+����	��《作坊使宋文暉副使安再誠煎膠請大

釜狀》：“作坊使宋文暉、副安并誠，常年煎膠，要大釜。緣 羊糞□強例。伏請處
分，□鄉司□□ ”��。
　此件文書透露的信息是歸義軍所需膠由作坊司煎制，由於用量較大，需常年製
作。所需燃料爲羊糞。
　文獻中也有寺院買膠的記載：����《年代不明（
��或 
��前後）報恩寺諸色

斛斗入破曆》：“粟貳 ，買膠用”。
　����	��《唐天寶年代敦煌郡會計牒》中有大量膠的記載：
　　　 ��　伍拾三斤壹拾貳兩膠。
　　���	�	�《唐天寶年代敦煌郡會計牒》有“三拾 斤膠”的記載。
　這些膠當然不能看作是用於畫塑原料的貯存，但可說明膠在敦煌使用的狀況。
　 ���
�《子年領得常住什物曆》中也有“牛膠十兩”的記載。該卷屬於吐蕃統

治敦煌時期，因同時記載有“胡粉一分”，因此，這些牛膠和胡粉有可能作爲畫窟的
材料。
　長安長樂門壁畫的製作過程和用料也可參考。“在製作彩繪層時，首先在浸過桐
油的木頭上打粉底作爲地仗，然後在地仗上塗刷摻入膠結物保護層（膠礬水），最後

先裹一層布，刷膠水後再抹泥、油刷。見《中國古代建築修繕技術》第 ���頁、���頁。即使在今天，
在一些建築物施工中，也經常用到布，稱作拉結布。文獻中多次出現支出布匹用於雕塑，除以上記載
外，����	�
卷 ���行還有“布壹疋，與塑匠用”的記載，應該是作爲拉結布使用。其中的“ ”正
是“裹”之意。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
藏敦煌文獻》第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 	��頁。

�




在保護層上繪製彩畫��。”“根據對顔料、膠結物及粉底材料的分析定性，我們認爲長
樂門城樓油彩的製作工藝先是用桐油浸滲木構表面，再用石膏粉（白堊土）作膩子
打底，在膩子層上塗刷一至二遍膠礬水層，最後將顔料用骨膠作膠結物調製，直接
繪於粉底上��。”其中說到的“膠礬水”即膠和白礬的調和物，主要用來固色。《中國
古代建築修繕技術》中也有此要求��。長樂門的壁畫雖然畫在木質構件上，但地仗表
層的製作工藝應該和石窟壁畫相似。
　敦煌文獻中也有買礬的記載。
　一條是�������卷第 ���行，“麩伍斗，賣（買）白樊用”；另一條是 	�
�����

《某年（公元 ��～���？）淨土寺諸色斛斗破曆》：“油貳升，買礬用”。���
��《類
書習字》也寫有“白礬、皂礬”��。“樊”即“礬”；“白礬”即明礬。第一條材料列在
麩子的開支中，難以判斷其用途。但不排除用礬來製作膠礬水、充當繪畫顔料保護
層的可能；第二條材料開支的日期爲十月十四日�而上月廿五日曾有“西窟造作”的
開支項目，因而可以認定是爲了畫窟而購買礬。
　根據保護專家的研究和以上資料揭示，我們將目前所知敦煌畫塑地仗材料分成
四大類若干項：
　第一類：拉膠結材料：麥草（即《營造法式》中的“ ”，也稱作“長麥草”、“麥

稈”、“麥莖”）、麥衣（《營造法式》寫作“ ”）、麻、棉、毛��、麵粉（麵粉既是膠
結材料，也是實體材料）、骨膠等��。
　　第二類：地仗實體材料：沙土（製作粗泥）、細土（澄板土，製作細泥）、赤土、
白土（石灰、白堊土、高嶺土、石膏等，制作白土層）、麵粉。
　　第三類：調和材料：水、油。
　　第四類：顔料（主要用於粉底）、明礬。

��陜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局、李天順等主編《西安長樂門城樓修繕工程報告》，文物出版社，����

年，第 ���頁。
��同上注第 ���頁。
��《中國古代建築修繕技術》第 ���頁。
��録自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册。上海古

籍出版社，����年，第 ���頁。
��敦煌寺院文書有大量信徒施入頭髮的記載，如 �	��
��《辰年支剛剛等施入疏》第九件、�	���


《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捨疏》第九件、�	
��《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孫公子等施入疏》、�	
��《吐蕃佔
領敦煌時期康喜奴等施入曆》、�	
��《年代不明舍施疏》等，部分施入明確爲“修造”、“行像”。河
西過去有以頭髮作爲牆皮泥、爐 泥拉結抗裂材料的做法。專家們的調查表明，新疆石窟群及張掖馬
蹄寺、金塔寺壁畫地仗細泥中有動物毛，但沒有說明爲何種動物毛（見趙林毅、李燕飛等《絲綢之路
石窟壁畫地仗製作材料及工藝分析》一文）。黑水城元代寺廟“大堂上蓋琉璃綠瓦，壁泥粗毛，粉牆，
梁乃布裹，沙木圍七尺許，有記‘至正元年’，知其爲元朝故城也。明朝無人居此。”（高啓安、 惠
利《�肅鎮華夷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年，第 ���頁。）是知元代有以動物毛作爲壁画墻
壁泥拉結抗裂材料者。敦煌迄今爲止尚未有地仗材料中發現頭髮的報道，施入寺院的頭髮究竟作何用
途？ 是個疑問。

��據原敦煌研究院孫紀元先生講，莫高窟一些雕塑品使用了蛋清作爲膠結材料。隋代 ��窟龕內南
側的兩個菩薩面部細膩光澤，使用了雞蛋清。此條材料爲施娉 先生惠賜。

��



　　敦煌畫塑中何時開始使用麵粉和植物油的 ？ 根據上述記錄可勾勒一個大致時
代。我們將以上記載畫塑原料中有油麵的文獻依時間先後列表如下：

卷號 時代 卷號 時代
������� 公元 ��� 	���
�� 公元 ���～�
�

	���� 公元 ��� 	���
� 公元 �
�

	���
��� 公元 ��� ������ 公元 ���―���

	������ 公元 ��� ���
�
 公元 ���―���

	����
���� 公元 �
� ������ 十世紀
	���
� 公元 �
� 	�
��� 十世紀

　從時間上看，最早爲公元 ���年，最晚爲 ���年，均在中唐末到五代宋初。也
就是說，至遲在這個時期，麵粉和植物油已經成了敦煌畫塑製作的材料之一。由於
資料的限制，雖有其使用數量的記載，但無法據此得出製作“赤白”料、灰泥的配製
比例和具體工藝過程。還需要參考民間工匠的傳統製作方法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的畫家和雕塑家在製作壁畫和雕塑品過程中使用
了麵粉和植物油。麵粉主要使用在壁畫地仗層的第三層――灰土層工藝中，無論“上
赤白”粉刷、還是“調灰”抹膩，都使用數量不等的麵粉，麵粉有白麵�也有粗麵；
而植物油使用得更廣汎，不僅“上赤白”、“調灰”時要使用，而且“調赤土”時也有
使用植物油的記載；在木質器物完工後，還要油刷。調製灰泥時需要加熱，調製“赤
白”原料時需要用油來“點鐺”。植物油使用較多的是麻子油。在加工“赤白”原料
和“調灰”過程中，膠是不可缺少的原料。雕塑品的製作中，也使用麵粉和油。現
在不能確定的是，“赤土”究竟是什 “土”？ 用在什 地方？ 加了麺油的“赤白”
原料、灰泥，僅使用於露天壁畫 ？ 加了麺油的灰泥僅使用於地仗層 ？ 比如瀝粉
堆金的製作、雕塑品上一些裝飾物（瓔珞、臂飾品、髮髻、飄帶等等）以及浮雕作品
中有無麵粉和油 ？ 這些，還需要專家們進一步驗證。
　雖然壁畫地仗材料中有麵油等有機材料，但本文開頭說到蛾子“喫”壁畫的事，
仍然有可疑之處：即使壁畫地仗材料用了麵粉和油，歷經千年，其成分是否會發生
變化�其中的澱粉等營養成分還保存 ？ 能否作爲蛾子的食物？ 蛾子的吸管能喫到
壁畫顔料 ？ 這些問題筆者無力回答，祇有等專家研究了。但壁畫雕塑材料中有麵
粉和油，這是肯定無疑的，這點，或許能給保護專家們一點啓發。

注記：本文寫作過程中部分問題諮詢了施娉 、張先堂、吳榮鑒、沙武田、于宗仁等專家學
者。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西陲發現中國中世寫本研究”班高田時雄先生等全體班員提出了
中肯的意見。馮培紅君惠贈所錄文書，在此謹致誠摯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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